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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 芳

電
視
畫
面
上
見
到
胡
志
明
市
統
一
宮
反
華
示

威
的
場
面
，
不
勝
唏
噓
！
數
月
前
我
們
在
越
南

旅
遊
，
就
在
統
一
宮
的
坦
克
前
，
擺
了﹁
北
越

攻
進
南
越﹂
的
甫
士
。
戰
爭
的
悲
壯
，
華
僑
的

苦
難
，
在
導
遊
口
中
，
湮
遠
的
故
事
，
還
是
令

人
動
容
。
想
不
到
，
遠
去
的
苦
難
，
一
下
子
又
回
到

眼
前
。

越
南
歷
次
的
戰
亂
，
令
華
僑
受
盡
苦
頭
。
上
世
紀

北
越
統
一
南
越
，
當
時
居
住
在
峴
港
附
近
的
叔
伯

輩
，
為
了
避
免
清
洗
，
將
畢
生
積
蓄
換
成
黃
金
，
全

家
乘
船
出
走
，
可
是
在
北
部
灣
遇
上
風
浪
，
只
能
在

廣
東
登
陸
，
獲
安
置
在
華
僑
農
場
。
叔
伯
本
來
懂
得

開
貨
車
，
華
僑
農
場
出
於
照
顧
，
特
別
為
他
安
排
貨

車
司
機
的
職
務
。
當
時
司
機
與
廚
師
是
內
地
吃
香
的

職
業
，
但
他
卻
對
我
們
訴
苦
，
覺
得
解
放
牌
大
貨
車

又
重
又
笨
，
每
次
跑
長
途
都
睡
不
好
，
吃
不
下
。
兩

年
後
，
這
位
叔
伯
捱
不
住
了
，
全
家
混
在
其
他
難
民
群
中
，
再

次
逃
來
香
港
，
在
難
民
營
中
住
了
幾
個
月
，
最
後
經
甄
別﹁
難

民
身
份﹂
到
美
國
去
了
。

人
在
旅
途
，
與
越
南
順
化
的
華
僑
德
哥
談
了
很
多
。
這
位
華

僑
年
輕
的
時
候
，
為
了
擺
脫
陌
生
的
政
權
，
選
擇
了
外
逃
人

生
。
可
是
命
運
弄
人
，
每
次
出
海
不
是
壞
船
就
是
遇
上
風
浪
，

或
又
是
被
公
安
截
回
。
外
逃
次
數
連
他
自
己
也
記
不
清
了
，
最

初
還
用
美
金
或
金
條
支
付
偷
渡
費
，
最
後
一
次
，
父
母
把
屋
也

賣
了
資
助
他
，
還
是
不
能
成
功
，
只
好
認
命
望
洋
興
嘆
。
這
次

反
華
潮
，
會
不
會
連
累
這
位
屢
逃
屢
敗
的
可
憐
人
呢
？

在
觀
賞
元
旦
煙
花
途
中
，
遇
上
另
一
位
華
僑
陳
兄
。
陳
兄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末
逃
到
香
港
，
當
時
並
獲
得
行
街
紙
在
本
港
一

間
球
會
打
工
，
按
理
可
以
在
香
港
居
住
下
去
。
後
來
越
南
當
局

也
逐
步
開
放
，
發
展
經
濟
，
陳
兄
帶
着
憧
憬
回
越
南
發
展
，
過

上
好
日
子
。
想
不
到
好
景
不
常
，
反
華
潮
又
來
，
未
知
他
是
否

又
要
再
外
逃
？

叔
伯
、
德
哥
及
陳
兄
的
遭
遇
，
都
有
一
曲
越
南
亂
世
的
悲

歌
。
那
年
代
海
外
華
僑
多
麽
希
望
有
一
個
強
大
的
祖
國
作
為
他

們
的
後
盾
，
作
為
他
們
的
保
護
傘
。
然
而
，
今
天
中
國
強
大

了
，
越
南
華
僑
還
是
要
面
對
挑
戰
。

亂世華僑

鼓
樓
曾
是
北
京
最
熱
鬧
的
地
方
，
北
京
俗
語

﹁
東
單
、
西
四
、
鼓
樓
前﹂
，
是
指
這
三
個
地
方

是
老
北
京
人
遊
樂
中
心
，
現
在
早
已
經
被
各
大
名

牌
商
場
替
代
。
尋
找
鼓
樓
西
劇
場
，
下
了
地
鐵
要

穿
過
一
條
長
長
的
胡
同
，
這
胡
同
有
點
怪
，
雜
亂

的
院
落
住
着
老
北
京
人
，
卻
偶
然
會
有
一
座
門
楣
極

講
究
的
四
合
院
，
和
周
圍
環
境
不
符
。
走
到
胡
同
盡

頭
，
有
一
座
殘
破
不
堪
的
寺
廟
，
斑
剝
的
木
匾
上
隱

約
看
出
寺
名﹁
拈
花
寺﹂
，
倒
有
詩
意
。
再
轉
過

去
，
是
一
座
非
常
氣
派
的
青
磚
灰
瓦
院
落
，
招
牌
是

西
藏
駐
京
辦
事
處
。
北
京
近
年
冒
出
許
多
小
劇
場
，

隱
藏
在
不
知
名
的
地
段
，
每
晚
有
十
幾
台
戲
在
上

演
。
第
一
天
到
北
京
，
就
聽
北
京
劇
協
的
主
席
說
正

在
上
演
的
︽
枕
頭
人
︾
好
看
，
又
收
到
記
者
朋
友
發

來
的
︽
枕
頭
人
︾
評
論
，
多
是
讚
美
。
劇
本
是
愛
爾

蘭
作
家
馬
丁
麥
克
多
納
創
作
。
二○

○

三
年
起
，
首

演
於
倫
敦
和
紐
約
百
老
匯
，
在
戲
劇
界
引
起
巨
大
轟

動
，
獲
得
二○
○

四
年
英
國
奧
利
弗
最
佳
戲
劇
獎
。

轉
彎
抹
角
找
到
鼓
樓
西
劇
場
，
原
來
這
裡
是
曾
經

很
有
名
的
全
國
總
工
會
文
工
團
團
址
。
進
到
劇
院
大

堂
，
其
實
很
小
，
坐
着
些
已
在
等
看
戲
的
青
年
人
。

票
已
經
全
部
賣
光
，
連
加
座
都
賣
滿
，
好
在
熱
心
的

朋
友
給
我
留
了
票
。
拿
了
票
去
附
近
吃
了
茄
子
肉
丁
拉
麵
，
極

品
烤
羊
肉
串
。
小
店
裡
的
幾
桌
客
人
都
在
催
，
說
是
要
去
看

戲
，
看
看
錶
時
間
還
早
呢
。
等
我
穩
穩
當
當
來
到
劇
場
，
不
大

的
劇
場
全
坐
滿
了
，
最
前
和
最
後
一
排
的
加
座
也
滿
了
，
只
有

用
最
好
的
票
坐
在
二
等
位
子
上
，
一
對
晚
來
的
年
輕
人
坐
在
我

腳
邊
的
樓
梯
上
，
看
完
全
場
。

舞
台
設
計
為
一
個
可
以
旋
轉
的
長
方
形
鐵
箱
，
困
鎖
的
寓
意

很
清
楚
，
惜
詩
意
和
迷
幻
不
足
。
︽
枕
頭
人
︾
講
述
一
個
作
家

由
於
其
小
說
引
發
兒
童
虐
殺
案
，
從
而
被
審
訊
及
處
決
的
故

事
。
整
個
作
品
中
暴
力
與
純
真
交
匯
，
溫
情
與
殘
酷
並
存
，
傳

遞
出
一
種
黑
色
荒
誕
的
氣
氛
。
劇
本
構
思
巧
妙
，
台
詞
精
彩
，

被
稱
為﹁
高
智
商
話
劇﹂
。
導
演
周
可
認
為
，
這
部
劇
最
珍
貴

的
是
它
豐
富
的
內
涵
，
每
個
人
都
會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來
講
述
，

每
個
人
從
戲
裡
得
出
的
結
論
也
不
同
。
編
排
難
度
非
常
大
，
因

為
每
個
演
員
的
理
解
都
不
同
，
會
因
為
對
一
個
故
事
的
不
同
理

解
而
發
生
爭
執
。
劇
中
講
述
很
多
故
事
，
一
個
套
一
個
，
大
小

九
個
故
事
，
各
有
寓
意
，
連
劇
名
也
是
一
個
故
事
，
信
息
量
固

然
很
大
，
稍
感
繁
雜
，
畢
竟
兩
個
半
小
時
講
不
了
太
多
。
演
員

只
有
四
個
，
小
說
作
家
、
弱
智
哥
哥
、
神
經
質
的
警
探
、
簡
單

暴
躁
的
警
察
。
弱
智
哥
哥
演
得
好
，
高
大
肥
胖
的
體
形
，
不
知

是
有
意
增
肥
還
是
特
型
演
員
，
純
真
中
帶
着
冷
酷
，
讓
人
又
恨

又
憐
；
再
有
是
冷
心
冷
面
的
警
探
，
複
雜
而
冷
血
，
奸
詐
、
疑

心
、
內
斂
、
內
在
的
狠
毒
，
展
現
得
很
多
維
；
飾
演
主
角
作
家

的
是
一
位
在
美
國
學
過
表
演
的
演
員
，
表
情
細
膩
表
演
自
然
，

但
缺
少
些
個
性
，
也
許
是
劇
本
的
問
題
，
一
部
戲
的
主
角
是
最

難
寫
精
彩
的
，
據
說
他
也
會
飾
演
警
探
一
角
，
可
能
覺
得
這
個

角
色
更
過
癮
些
。

在
北
京
經
營
私
人
劇
團
不
容
易
，
雖
然
票
價
不
低
，
但
多
數

賺
不
到
錢
，
全
憑
熱
情
和
毅
力
，
︽
枕
頭
人
︾
能
有
這
麼
多
觀

眾
捧
場
，
場
場
滿
座
，
製
作
人
應
該
欣
慰
，
為
他
們
高
興
。

劇場在鼓樓西

E.M
.Forster

名
著
︽H

ow
ards

End

︾
，
同

名
電
影
中
譯
︽
此
情
可
問
天
︾
。

最
讓
人
回
味
小
片
段
：
某
星
期
天
，
故
事
主

人
翁
瑪
嘉
烈
、
海
倫
姊
弟
三
人
正
在
家
中
享
受

下
午
茶
︵
自
維
多
利
亞
女
王
，
佐
治
五
世
、
六

世
至
今
，
英
式
下
午
茶
風
行
不
斷
，
尤
以
上
世
紀
初

英
國
國
勢
至
雄
時
期
為
甚
！
︶
，
海
倫
新
朋
友

Leonard
Bast

的
妻
子
積
琪
手
持
瑪
嘉
烈
的
名
片
，

憑
地
址
上
門
尋
找
失
蹤
一
天
一
夜
的
丈
夫
…
…
。
事

後Bast

親
自
登
門
道
歉
，
原
來
周
六
下
午
，
辦
公
室

處
理
例
行
事
務
時
，
他
禁
不
住
心
神
走
出
辦
公
室
厚

牆
、
飛
越
倫
敦
大
街
小
巷
…
…
下
班
後
，
急
不
及
待

隨
心
意
走
向
倫
敦
郊
區
綠
樹
林
蔭
草
地
，
藍
色
小
花

honey
cup

猶
如
藍
色
地
毯
滿
布
。
入
夜
星
宿
如
海

深
藍
天
，
禁
不
住
自
然
呼
喚
野
外
徹
夜
漫
遊
…
…

他
妻
子
不
明
瞭
：
丈
夫
醉
心
自
由
。

筆
者
不
斷
在
書
本
上
、
電
影
中
，
一
再
重
讀
重
看

回
味
這
段
浪
漫
情
景
。

可
曾
踏
出
城
市
走
進
大
自
然
？
讓
雙
腳
踏
行
花

草
，
讓
星
宿
為
床
作
被
帳
？

這
是
筆
者
過
去
一
直
熱
愛
的
活
動
，
比
較
深
刻
的

幾
次
：

大
學
上
課
在
多
倫
多
城
外
，
精
緻
簡
樸
小
城

G
uelph

。
春
陽
喚
人
起
得
早
，
晨
曦
透
窗
將
你
推

醒
，
沿
穿
越
城
區
小
河
走
在
半
明
半
暗
屋
外
公
園
青

葱
草
地
，
心
無
旁
鶩
忘
記
時
間
︵
事
實
從
不
戴
手

錶
︶
，
走
在
陌
生
的
路
上
，
直
至
身
體
溜
入
鄰
近
小
鎮
，
不
覺

走
了
大
半
天
。

一
次
自
中
環
住
處
沿
山
路
走
到
淺
水
灣
，
趕
及
酒
店
餐
廳
吃

一
頓
悠
閒
面
海
早
餐
，
初
冬
星
期
天
港
島
山
路
車
與
人
皆
寧

靜
，
望
山
海
前
行
，
舒
服
似
鳥
任
飛
翔
。

從
倫
敦
肯
盛
頓
區
諾
定
山
︵N

otting
H
ill

︶
住
處
朝
西
南
走

去
，
先
到R

ichm
ond

，
沿
泰
晤
士
河
走
向
溫
莎
公
園
，
遙
望

黃
昏
氣
勢
不
凡
的
溫
莎
堡
，
雙
腿
才
告
停
下
。
星
光
下
、
巨
樹

邊
，
林
中
入
睡
，
次
天
先
到
溫
莎
及
伊
頓
走
一
圈
，
吃
一
頓
其

實
並
不
太
美
味
的
英
式
早
餐
，
才
乘
火
車
回
去
；
這
段
行
程
人

生
過
半
，
回
望
至
難
忘
！

步
行
的
意
義
毋
須
追
究
，
那
份
雙
腳
踏
住
土
地
、
不
住
向
前

移
動
，
身
邊
風
景
優
美
緩
慢
溜
後
的
過
程
最
是
享
受
，
雖
歷
漫

長
歲
月
，
然
記
憶
常
新
。

充
滿
古
雅
氣
質
古
樹
林
蔭
公
園
的
倫
敦
，
漫
步
旅
程
實
是
隨

手
可
拾
至
簡
約
生
活
樂
趣
。
溫
莎
公
園
一
程
在
沒
任
何
準
備
、

情
緒
即
興
下
完
成
，
尤
其
珍
貴
。
平
素
從
諾
定
山
沿
肯
盛
頓
教

堂
路
或
荷
蘭
公
園
人
行
道
走
進
肯
盛
頓
高
街
，
朝
南
穿
越

Earl's
C
ourt

，
選Brom

pton

墳
場
為
目
的
地
，
那
是
一
段
經

常
行
走
、
叫
人
懷
念
短
短
來
回
兩
個
多
小
時
的
旅
程
，
不
論
白

天
或
黑
夜
，
古
老
優
雅
的
小
墳
場
自
有
迷
人
小
風
景
。

漫漫自然路 此山
中

鄧達智

蘇
童
的
新
長
篇
小
說
︽
黃
雀

記
︾
，
沒
有
其
前
作
︽
妻
妾
成

群
︾
的
壓
抑
，
但
隱
喻
的
意
味
仍

強
，
還
有
那
股
黑
色
的
命
運
在
推

手
。

蘇
童
說
自
己
嚮
往
童
年
，
常
從
少
年

的
日
子
和
回
憶
中
汲
取
寫
作
的
靈
感
。

︽
黃
雀
記
︾
便
說
三
個
本
來
沒
有
關
係

的
少
年
，
兩
男
一
女
，
因
盲
目
的
荷
爾

蒙
捲
入
了
一
樁
犯
罪
事
件
。
十
五
歲
少

女
因
拒
舞
而
被
其
中
一
位
少
年
綑
綁
在

醫
院
的
水
塔
，
而
另
一
少
年
好
端
端
的

卻
又
上
前
強
暴
了
她
，
製
造
了
一
宗
坐

牢
的
冤
獄
。
原
罪
犯
也
受
到
良
心
的
責

備
，
因
內
疚
而
咎
悔
補
償
，
悲
劇
因
而

接
二
連
三
。

蘇
童
善
於
使
用
隱
喻
，
顯
如
書
名
黃

雀
，
淺
如
小
說
裡
平
民
打
作
的
繩
結
：
梅
花
結
、

鳳
梨
結
、
民
主
結
、
法
制
結
等
都
引
起
不
少
聯

想
，
還
有
少
年
春
情
的
隱
喻
。
狀
如
自
由
兔
子
的

雲
團
是
少
年
的
理
想
，
祖
父
是
一
棵
瘋
癲
的
不
老

松
樹
等
，
穿
插
於
小
說
敘
述
的
現
實
裡
，
風
趣
幽

默
，
又
有
助
故
事
的
推
進
。

小
說
第
三
章
是
突
如
其
來
的
變
調
，
但
也
至
為

好
看
；
寫
少
女
成
長
後
還
鄉
，
帶
來
了
城
裡
的
風

塵
，
但
抹
不
掉
內
心
的
污
辱
。
她
以
冷
淡
和
自
我

放
逐
來
復
仇
，
但
步
伐
愈
走
愈
亂
，
贏
了
曾
經
欺

凌
她
的
兩
個
人
的
關
注
，
輸
了
自
持
與
活
着
的
信

心
。
心
靈
的
摧
毀
使
她
未
能
從
屈
辱
中
脫
離
，
並

把
痛
苦
傳
播
與
延
長
，
難
以
自
拔
。

蘇
童
寫
到
這
裡
文
字
是
愈
趨
奔
放
了
，
但
讀
者

對
人
物
的
自
我
沉
溺
亦
愈
難
以
苟
同
。
說
黃
雀
應

是
另
有
所
指
：
誰
個
才
是
命
運
的
後
設
黃
雀
，
天

網
恢
恢
？
唯
物
辯
證
法
？
大
氣
候
小
氣
候
？
書
中

帥
氣
但
對
自
己
的
罪
孽
不
明
所
以
的
柳
生
，
跟
一

時
貪
玩
悔
恨
終
生
的
保
潤
，
與
永
遠
的
受
害
者
仙

女
，
都
像
催
生
了
新
中
國
。
小
說
結
尾
裡
仙
女
的

紅
臉
嬰
孩
誕
生
了
，
結
晶
着
蘇
童
對
中
國
的
紅
色

情
結
。 黃雀記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南
部
非
洲
的
經
濟
發
展
相
當
迅
速
，
各
國
的
資
金
迅
速
湧

進
了
這
個
人
口
眾
多
的
市
場
，
未
來
前
景
看
好
。
中
國
迅
速

抓
住
了
機
會
，
發
動
了
鐵
路
外
交
開
拓
市
場
，
因
為
非
洲
正

在
經
濟
起
飛
，
需
要
興
建
大
量
的
鐵
路
和
電
廠
，
中
國
的
火

車
製
造
業
和
發
電
廠
裝
備
，
價
格
具
有
很
強
的
競
爭
優
勢
，

迅
速
佔
領
了
這
個
市
場
。

一
般
來
說
，
火
車
鐵
路
最
適
宜
於
在
人
口
密
集
的
國
家
興
建
，

效
益
良
好
。
最
近
中
國
與
尼
日
利
亞
簽
訂
了
一
項
沿
海
鐵
路
合

同
，
價
值
高
達
八
百
億
人
民
幣
。
新
的
鐵
路
系
統
經
由
拉
各
斯
和

巴
耶
爾
薩
等
沿
海
地
區
十
個
州
，
橫
越
整
個
尼
日
爾
三
角
洲
產
油

區
。
線
路
全
長
折
算
單
線
里
程
一
千
三
百
八
十
五
公
里
，
標
準
軌

距
，
設
計
時
速
一
百
二
十
公
里
／
小
時
，
全
線
設
二
十
二
座
車

站
，
採
用
中
國
鐵
路
技
術
標
準
。
此
前
，
中
國
土
木
工
程
集
團
尼

日
利
亞
有
限
公
司
承
建
了
尼
首
條
現
代
化
鐵
路
項
目
︱
︱﹁
阿
布

賈
｜
卡
杜
納﹂
鐵
路
，
該
鐵
路
全
長
一
百
八
十
六
點
五
公
里
，
投

資
金
額
約
八
點
四
九
億
美
元
。
第
一
段
鐵
路
取
得
了
良
好
的
示
範

作
用
，
投
資
金
額
少
，
工
期
很
短
，
對
當
地
經
濟
促
進
非
常
良

好
，
中
國
還
提
供
了
出
口
信
貸
，
變
成
了
活
樣
板
，
非
洲
國
家
看

了
樣
板
之
後
，
紛
紛
要
求
引
進
中
國
的
鐵
路
技
術
。

非
洲
國
家
還
沒
有
需
要
興
建
高
速
鐵
路
。
目
前
由
深
圳
到
廣
州

的
和
諧
號
列
車
，
時
速
在
一
百
二
十
公
里
左
右
，
平
均
每
三
十
到

五
十
公
里
左
右
設
立
一
個
火
車
站
，
客
流
量
很
大
。
尼
日
利
亞
有

一
億
七
千
萬
人
口
，
沿
海
地
區
人
煙
稠
密
，
最
適
合
興
建
這
一
類

的
火
車
。
中
國
出
口
火
車
，
包
括
了
鐵
路
的
設
計
、
土
木
工
程
和

具
體
的
信
號
設
備
、
路
軌
設
備
，
屬
於
製
造
業
和
服
務
業
的
打
包

出
口
，
這
對
於
中
國
火
車
系
統
的
出
口
，
有
重
大
的
驅
動
作
用
。

由
於
採
用
了
中
國
標
準
，
中
國
內
部
需
要
有
一
個
部
門
，
嚴
格
控

制
鐵
路
裝
備
、
鋼
鐵
出
口
、
土
木
工
程
、
營
運
和
維
修
隊
伍
的
培

訓
，
保
障
技
術
協
調
和
質
量
標
準
，
以
利
爭
取
更
多
的
國
際
合

同
。
從
埃
塞
俄
比
亞
到
尼
日
利
亞
，
興
建
鐵
路
成
為
焦
點
。
鐵
路

系
統
的
出
口
，
既
可
幫
助
非
洲
國
家
基
礎
設
施
轉
型
升
級
，
也
有

利
於
消
化
國
內
過
剩
產
能
，
提
高
裝
備
的
品
質
和
服
務
水
平
。

中
國
北
車
二
零
一
零
年
到
二
零
一
四
年
的
四
年
間
，
為
非
洲
十
九
個
國
家

提
供
了
一
千
八
百
四
十
二
台(

輛)

鐵
路
機
車
車
輛
，
總
金
額
達
三
點
五
億
美

元
。
中
國
南
車
則
在
這
四
年
時
間
裡
共
向
非
洲
二
十
四
個
國
家
提
供
了
包
括

動
車
組
、
內
燃
機
車
、
電
力
機
車
、
客
車
、
貨
車
在
內
的
眾
多
產
品
，
總
金

額
達
到
二
十
八
點
八
億
美
元
。
尼
日
利
亞
去
年G
D
P

超
越
南
非
，
躍
居
非

洲
最
大
經
濟
體
，
近
年
的
經
濟
增
長
率
為
百
分
之
七
。
有
了
新
的
鐵
路
，
經

濟
規
模
將
會
擴
大
，
每
年
的
經
濟
增
長
有
機
會
上
升
到
百
分
之
十
。

尼日利亞以鐵路計劃推動經濟

雙城
記

何冀平

古今
談

范 舉

其實，早就聽說大角咀之名，但從沒去過，甚
至連它在甚麼方位，也不甚了然。只聽說有個過
去的游泳健將住在那裡。想像中是個老區，事實
上這一帶住着不少老人和小孩，年輕居民都紛紛
搬到其他地區；而且許多新移民和南亞人士都遷
進這裡。他們說，以前，區內治安不好，1992
年，有個警員在區內中槍，強姦打劫案件時有發
生；所以晚上好多居民都不敢深夜回家。但後來
隨着附近填海區大型屋苑陸續落成入伙，區內治
安獲得改善。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大角咀就成
為一個工業及住宅混合的區域，隨着八十年代人
口老化及工業北移，不少工廠已經遷出，改建成
商業大廈。但是走過舊區，我依然看到車房及五
金工程等輕工業林立。
住進大角咀帝盛酒店，是一種選擇，帶着好奇
心。酒店前面，有一株木棉花樹，一株紫荊，在

寒風中指向天空，花還沒怎麼開。環顧四周，完
全沒有不適的感覺，一輛酒店小巴按時停候門
前，可免費帶住客到定點地方下車。
這舊區新貌，讓我無端想起九龍城寨來了，大

概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吧，我曾隨着老友Z去那
裡，車子停在路邊，他帶我鑽進城寨，那時還是
「三不管」地區，是黑市醫生、吸白粉道友的聚
集地，一個沒人管到的地方。我跟着在暗無天日
的橫街窄巷中穿插，偶然遇見蹲在一邊的道友在
「追龍」，昏昏然，飄飄然，沉醉在他們自己的
天地裡。所拜訪的人就住在這裡的一個單位，其
丈夫正是無牌醫生。到底聊了甚麼，已經全無印
象，不過是探訪而已，沒甚麼要事。但那黑乎乎
的街巷情景記憶深刻，揮之不去。我後來和Z提
起，他竟迷迷糊糊，只是隱約記得曾經帶我去
過。我記得走出暗巷，但覺外面天地頓時開闊起
來。後來，九龍城寨拆掉，起新樓，我也不知道
那戶人家如今搬到哪裡去了，畢竟我跟他們只是
一面之緣而已。
比起那裡，大角咀沒那麼巨變，我走在大角咀

街市，於今還是露天攤檔，我們在外圈逛了一
趟，零零星星，以為僅此而已，不料到了盡頭，
有一條小巷通道，穿過去，竟又是另有天地，那
裡是標準菜市場，賣各種蔬菜瓜果的、賣豬肉牛
肉甚至雞鴨鵝的，應有盡有。我甚至有點疑惑，
咦！不是已有大角咀市政局街市了麼？我以為所
有攤販全給集中到那裡去了呢，豈知是我少見多
怪。原來是1988年起的大角咀臨時街市、1978年
起的大角咀臨時熟食小販市場、1946年起的界限
街街市和舊大角咀公共圖書館早於2005年11月30

日正式關門，代之而起的便是大角咀市政大廈，
和這露天菜市場是兩回事了。
那大角咀市政大廈就在酒店對面，橫過馬路就

是。它佔地三層，總面積約7000平方米，除地庫
是上下貨物的車場之外，地下和一樓是街市，我
們去逛過，就是一般的菜市場，共有120多個攤
位，青菜瓜果都不缺，家禽檔口採取人雞分隔的
方式，大概是禽流感令人聞之色變吧！但即使是
周末，人流也不算多。莫非是過了買菜時段的高
峰？再登上二樓，全層是熟食中心，但見食客正
在據桌埋頭苦幹，啊呀！原來已經是午餐時間
了。那情景，就像我在鰂魚涌市政大廈，偶爾去
熟食中心那樣。三樓是大角咀公共圖書館，四樓
是大角咀游泳池，往上還有許多康樂設施，但我
已經沒有興趣去看了。
走過福全街，見到「洪聖廟」，香火繚繞，但

不見有香客，只有廟祝出出進進奔忙。一看貼着
的廣告，每年農曆二月二十三日定為「洪聖
誕」，都會舉行「大角咀廟會」，第十屆是在
2014年3月2日舉行，廟祝說，剛剛過去，明年趁
早！那廟會十分熱鬧，有醒獅開路、廟會特色巡
遊、各式跳繩、中國舞、空手道表演，還有懷舊
金曲演唱等等。從早上十時到晚上九時半結束，
熱鬧呀！他說。但日子已過，明年？到時再看是
否有空吧。
我在街頭走着，忽見一個眼熟的招牌闖入我的

眼簾，那不是「美而廉」嗎？怎麼會在這裡遇
見？往事便像急流似的回湧，那時我在旺角彌敦
道上班，午飯常去西洋菜街「美而廉」的套餐解
決，細節都不記得了，後來離開旺角，和「美而
廉」也就徹底分手了。我一直以為它早已結業
了，忽然在這裡重見，也不知是從西洋菜街搬過
來的，還是到這裡重起爐灶？我沒有走進去，時
光易老，「美而廉」恐怕也已經不是當年的人事
當年的味道了，我又何必自討苦吃？

忽然見到燈柱上貼着一個廣告，大字寫着：理
髮長者20元。這種價錢，如今到哪裡去找？應該
是「益街坊」吧？抬頭望見前方矗起摩天大廈，
咦！怎地如此眼熟？仔細一看，不是朗豪坊是甚
麼！真沒想到，原來旺角就在大角咀附近。
再走下去，見到一家電影院，大字寫着「豪

華」，啊呀！以前銅鑼灣也有一家「豪華戲
院」，早就關門，幾經改建成商場的餐廳，那時
我常在那裡看電影，印象最深的是《老千計狀元
才》。但這家，我肯定沒有光顧過，我在大堂徘
徊，見到標着「全港最平」的字樣，但除了我
們，並沒有人走動。我隨意瀏覽掛在牆上的電影
海報，正在放映的是《大賽車》，下期放映的是
《美國隊長》，都是好萊塢電影。看來即使廉價
招徠，也還是門可羅雀。忽地，砰砰嘭嘭的聲音
從影院傳來，電影正進入高潮。
那晚無意中闖進埃華街，沒料到這條小街是食

街，中、西、日本餐廳林立。但並不像旺角或銅
鑼灣那樣要候位，只有「車品品小食」外面排大
隊，經營的是車仔麵、粉麵/米線、鹵肉餃、碗仔
麵、溏心皮蛋等，怪不得客似雲來。我們剛晚
飯，無意宵夜，便慢慢踱回去，春夜正在傾斜。

大角咀圓夢

百
家
廊

陶

然

你
說
我
不
體
諒
演
員
的
困
難
也
好
，
狠

心
也
好
，
我
不
但
不
會
給
予
毫
無
天
分
、
潛

質
、
光
芒
、
能
力
、
自
知
之
明
而
又
不
努
力

的
演
員
鼓
勵
，
我
甚
至
會
坦
白
告
之
他
們
其

問
題
，
請
他
們
好
好
地
考
慮
一
下
自
己
能

否
勝
任
演
員
一
職
。

還
記
得
多
年
前
，
一
位
專
業
演
員
在
又
於
遴

選
中
落
選
後
禁
不
住
哭
成
淚
人
。
我
剛
巧
在
劇

院
內
出
現
，
便
陪
伴
了
她
數
小
時
，
聽
她
訴

苦
。
我
那
數
小
時
內
看
着
她
哭
完
又
說
，
說
完

又
哭
。
終
於
，
她
問
了
我
一
個
問
題
：﹁
到
底

我
是
否
不
適
合
當
演
員
呢
？﹂

儘
管
我
正
在
看
着
雙
眼
早
已
哭
得
紅
腫
的

她
，
我
卻
覺
得
我
應
該
如
實
相
告
。
既
然
她
問

我
意
見
，
我
是
應
該
盡
朋
友
之
道
，
將
我
的
看

法
說
出
。
況
且
，
我
不
願
意
說
一
些
不
專
業
的

門
面
話
。
於
是
，
我
坦
白
告
訴
她
，
她
既
受
了

專
業
訓
練
多
年
，
數
年
來
又
不
斷
有
機
會
在
舞

台
上
演
出
，
照
說
應
該
有
出
色
的
表
現
才
是
。

但
是
，
這
數
年
來
我
一
直
留
意
她
的
演
出
，
但

卻
從
沒
有
一
次
覺
得
她
演
得
好
。
因
此
，
我
坦

白
地
告
訴
她
其
演
技
真
的
很
有
問
題
，
也
許
她

真
的
應
該
考
慮
是
否
仍
然
要
當
演
員
。

她
聽
到
我
這
番
回
答
後
，
倏
然
停
止
哭
泣
，
臉
上
露
出

意
外
惶
恐
的
表
情
。
那
一
剎
，
我
開
始
意
識
到
其
實
她
並

不
是
想
聽
我
的
真
心
話
，
而
是
希
望
我
說
：﹁
不
是
哩
，

你
演
得
不
錯
，
只
是
導
演
不
賞
識
你
。﹂
、﹁
你
是
能
演

的
，
千
萬
不
要
被
一
、
兩
次
挫
敗
弄
得
意
志
消
沉﹂
，
又

或
是
：﹁
你
要
堅
持
下
去
呀
！﹂
這
些
令
她
舒
服
的
悅
耳

說
話
。
誰
知
我
竟
然
不
懂
得
閱
讀
她
的
心
意
，
又
坦
白
得

那
麼
討
厭
。
在
完
全
沒
有
心
理
準
備
之
下
被
我
重
鎚
一

擊
，
她
驚
惶
失
措
了
。

雖
然
我
的
話
真
的
不
中
聽
，
但
我
可
沒
有
後
悔
對
她
說

出
，
因
為
她
是
有
權
知
道
她
在
觀
眾
心
目
中
所
值
的
分

數
，
亦
必
須
要
認
識
、
面
對
和
改
善
自
己
的
問
題
。
我
告

訴
她
問
題
的
癥
結
，
她
才
恍
然
大
悟
，
了
解
其
演
技
欠
佳

的
原
因
。
原
來
這
麼
多
年
，
她
是
一
直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缺

點
，
亦
沒
有
人
向
她
提
起
。
我
肯
定
我
並
非
她
首
個
提
問

﹁
到
底
我
是
否
不
適
合
當
演
員﹂
這
個
問
題
的
人
，
但
就

是
沒
有
人
告
訴
她
真
相
，
我
相
信
不
想
傷
害
她
或
不
想
做

﹁
醜
人﹂
是
最
主
要
的
兩
個
原
因
。
真
抱
歉
，
我
真
的
叫

她
考
慮
放
棄
。
放
棄
一
樣
再
做
下
去
也
不
會
脫
胎
換
骨
的

工
作
並
不
是
消
極
，
而
是
給
自
己
一
條
另
作
更
佳
發
展
的

生
路
，
是
非
常
積
極
的
選
擇
。
可
惜
人
往
往
被
一
己
的
執

着
蒙
蔽
，
也
被
善
意
的
謊
言
掩
蓋
了
真
相
。
莫
非
真
的
要

等
到
像
︽
李
爾
王
︾
劇
中
的
葛
羅
斯
特
伯
爵
被
挖
去
雙
目

時
，
才
是
最
能
看
清
自
己
之
際
？

我叫她放棄！ 演藝
蝶影
小 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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